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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度文学在中国的流传与影响

郁 龙 余

∀中文 系#

内 容 提 要

本文对印度文学在我 国的流传和影响作 了校详尽的分析研究
%

一
、

探寻 了中印文学交流的源 头
,

论述佛教在中印文学交流中的特珠作用,

二
、

讨汉译佛典 中的大童印度文学作品
,

进行有重点的评介
&

三
、

重点论述 了印度文学时我国汉族文学在体裁
、

题材
、

形 象
、

语言诸方面的

影响 ,

四
、

评介 了藏族
、

&

蒙族
、

傣族等三个信奉佛教的少数民族及信奉伊斯兰教的维

香 尔族的文学接受印度文学影响的不同情况
,

并分析研 究其原因
。

中国和印度是伟大的邻邦
,

又都是伟大的文明古国
。

两国人民不但创造了各自的光

辉灿烂的文化
,

而且共同谱写了一部内容广泛
、

源远流长的文化关系史
。

两国文学的互

相交流与影响
,

在两国文化关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
。

在本文中
,

笔者仅就印度文学对

中国文学的影响的问题
,

谈一谈自己肤浅的认识
。

一
、

印度文学的汉译发祥于佛教东传

印度文学是什么时候开始传入中国的 ∋ 一般认为
,

印度文学传入我国开始 于 佛 教

的传入
。

其实
,

这是一个保守的
、

不符合实际的观点
。

季羡林先生在 《印度 文 学 在 中

国》一文中说
%

要想追本溯源
,

印度文学传入中国应该追到远古的时代去
。

那时候的所谓文学

只是 口头文学
,

还没有写成书籍
。

内容主要是寓言和神话
。

印度寓言和神话传入中

国的痕迹在中国古代大诗人屈原的著作 里可以找到
。

《天问》 里说
%

“

厥利惟何
,

而顾芜在腹 ∋
”

虽然在最近几十年 内有的学者把
“

顾芜
”

解释成
“

蟾绘
” , 但是从汉代以来

,

传统的说法总是把
“

顾芜
”

说成是兔子
。

月亮里面有一只兔子的说法在中国可以说是

由来久矣了
。

但是这种说法并不是国产
,

它是来 自印度
。

从公元前一千多年的 《梨俱吠陀》

本文子 幼 !年 ! 月收到
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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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
,

印度人就相信
,

月亮里面有兔子# 。

接着
,

季先生以丰富的论据翔实地论证了自己的观点
。

月兔的故事是古代印滋雌神透传说
,
在佛经牛也有记载

。

日本中宫寺所藏天寿国曼

茶罗丝绣残片
,

是圣德太子之母桔妃子公元六二一年所绘
,

上面有比丘 敲 钟
、

玉 兔 捣

药
、

天女飞翔
、

莲花坐佛等内容
。

笔法一如中国画风
,

但题材完全是佛家的
。

那末
,

在屈原的著作里存在印度影响的痕迹
,

是否仅仅只有
“

月兔
”

这么一个孤证

呢 ∃ 不是
。

例如
%
在 《楚辞

。

招魂》中
,

也有受到印度影响的证据
。

关于这一点
,

我国

北宋时代的著名学者沈括已经注意到了
。

他在学术巨著 《梦溪笔谈》 中写道
%

《楚词
·

招魂》 尾句皆曰 岁 &苏蔺反 ∋
。

今夔峡湖湘及南北江撩人
,

凡禁呢句

尾皆称岁
。

此乃楚人旧俗
。

即梵语萨礴柯也 &萨音桑葛反
,

嚼无可反
,

柯从去声∋
。

三字合 言之即岁字也( 。

以上就是迄今为止发现的
、

印度对 中国文学产生影响的最古的文字资料
。

当然
,

这种影响是零星的
,

十分有限的
。

这是因为当时中印两国的生产力水平还很

低
,

‘

经济
、

文化还很不发达
,

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学交流还只是停留在口头的
、

初级原始

的阶段
,

具有一定的偶然性
。

到了我国汉代
,

随着佛教的东传
,

这种状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
。

印度佛教自西汉哀帝无寿无年 &公元前二年 ∋ 传入中国内地
。

在开始的整整一个半

世纪中
,

除了在东汉明帝永平十年 &公元六十七年 ∋ 由印度僧人迎叶摩腾和竺法兰译出

《四十二章经》 之外
,

佛教徒们传经布道采用的基本上全是 口耳相传的方式
。

到了东汉

桓帝的时候
,

这种口耳相传的方式已经不能满足佛教在中国的 日益发展的需要
。

桓帝建

和二年 &公元一四八年∋ 安息僧人安世高来洛阳译经
,

先后译出 《安般守意经》
、

《阴

持入经》
、

《人本欲生经》 等三十 四部四十卷佛经
。

) 安氏译文
“

义理 明 析
,

文 字 允

正
,

辨而不华
,

质而不野
” ∗ 。

从此
,

规模宏大的译经事业在我国正式开始
,

前后延续

了一千多年之久
。

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
,

它和基督教
、

伊斯兰教一样
,

有着 自己的文学
。

所以
,

几乎在译经活动一开始
,

佛教文学就来到了中国
。

印度佛教文学是印度文学的一部分
,

汉译佛教文学是我国最早翻译的外国文学
。

因此
,

我们不但可以说印度文学在中国的翻

译和流传发祥于佛教的传入
,

而且可以说汉译佛教文学开了我国翻译文学的先河
。

印度和中国内地相隔雪山戈壁
,

路途极为遥远艰险
。

在古代
,

两国来往的人员主要

是商人和虔诚的佛教徒
。

商人的文化一般都不高
,

又忙于做生意
,

所 以他们不大可能给中

国带来很多的印度文学
。

但是佛教徒的情形就大为不同了
。

他们之 中有不少是文化人
,

有很高的 文学素养
,

对中印两国的语言文字造诣很深
。

同时
,

他们又具有百折不挠
、

不

畏艰险的毅力和勇气
。

这就使他们具备了将印度文学介绍到中国来的条件
。

当然
,

佛教徒们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中国
,

目的是为了传布佛家教义
,

而不是介绍什

么文学
。

用他们 自己的话来说
,

佛家教义好比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
,

佛经中的文学故

事只是用来包裹灵丹妙药的树叶
。

今天
,

随着时代的前进
,

那些被当作灵丹妙药的陈腐

的佛家教义被人们抛弃了
,

而那些被当作包药树叶的文学故事则留了下来
。

如 果说这也

是一种买犊还珠的话
,

那末是很值得提倡和庆贺的
。

因为这是人类进步的表现
。

当然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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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客观上讲
,

佛教在传播印度文学上还是有一定功劳的
。

与此同时
,

我们也必须看到 % 印度文学在 中国的传播
,

受到 了佛教的极大制约
。

一般来讲
,

宗教具有排他性
,

佛教也不例外
。

在 印度国内
,

佛教和印度教 ∀它的前

身为婆罗门教# 水火不相容
,

互相视为外道
。

印度古典文学中的精华
—

《吠陀》
、

《往

世书》
、

大史诗 《摩前婆罗多》 和 《罗摩衍那》 等
,

都被印度教奉为圣典
。

这样
,

在佛

教徒看来
,

这些印度的优秀文学作品就都成了外道的东西
,

对它们只得讳莫如深
。

大家知道
,

四部 《吠陀》不仅是印度最古的典集
,

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中最古老的作

品之一
。

其中 《梨俱吠陀》和 《阿阔婆吠陀》 是印度上古诗歌的总集
,

其地 位 与 我 国

的 《诗经》 相仿佛
。

《往世书》 又称 《古事记 》
,

是印度古代神话传说的总汇
,

现存的

《往世书》有十八部之多
,

内容十分广博
。
《摩柯婆罗多》和 《罗摩衍那》 并称印度两

大史诗
,

规模宏伟
,

内容包罗万象
。

它们不但是印度文学中的瑰宝
,

而且也是世界文学

中的珍品
。

在印度国内
,

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
,

佛教压倒了婆罗门教
。

婆罗门教处于退却
、

防守

的地位
,

无力向外发展
。

后来
,

佛教渐渐衰落了
。

婆罗 门教经过改造
,

成了印度教
,

并

在印度国内重新取得 了统治地位
。

但是
,

佛教在中国依然十分兴盛
,

印度教除了在五方

杂处的大商埠泉州等极少数地方获得一席之地之外
,

在我国其它地方无法立足
。

所以
,

尽管中印两 国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关系史
,

汉译的印度典籍汗牛充栋
,

但是上述的属于

印度教系统的印度优秀文学作 品
,

竞然没有一部被译成汉语
。

可 以说
,

在近代以前
,

汉

译的印度文学几乎全是清一色的佛教文学
。

所 以
,

我们在谈到这一时期印度文学对中国

文学的影响时
,

不得不强调教佛对它的巨大影响
。

二
、

汉译佛典中的印度文学

既然佛教徒将 《吠陀》
、

《往世书》
、
《摩柯婆罗多》

、
《罗摩衍那》等印度优秀

文学作品视为外道
,

采取封锁和回避的态度
,

那么是否可以说在佛典中就没有多少文学

了呢 ∋ 不能这样说
。

佛教文学的数量很大
,

质量也很高
。

在佛教文学中
,

最丰富
、

最重要的是各种各样的文学故事
。

其 中有相当 数 量 的 作

品
,

被选入世界最优秀的故事之列
,

是毫无愧色的
。

相传
,

佛祖释迩牟尼是古印度北部迎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太子
,

有很高的文化修养
。

他明白
“

言之无文
,

行而不远
” ,

枯燥无味的说教没有人爱听
。

所 以
,

他传经布道时总

是立说于文学故事之中
。

他的语言朴实无华
,

生动鲜明
,

讲起故事来娓娓动听
,

引人入

胜
。

因此 ,
在他的座前

,

总是坐满了合掌静听的善男信女
。

释氏讲的教义和故事
,

经弟

子们记录整理
,

便成了一部部佛家经典
。

佛祖此风一开
,

弟子中效法者不乏其人
,

不少

高僧在宣传佛家教义时
,

也常常借助于各种文学故事
。

这样
,

在佛经中就出现了大量的

文学故事
。

这些故事不是佛家的创造
。

它们大多数是长期流传在印度民间 的 寓 言
、

神 话
、

传

说
、

童话和传奇
,

属于 民间文学的范畴
。

其中许多故事直接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爱僧和好

恶
。

佛家巧妙地利用它们来为宣传自己的教义服务
。

经过佛家的 口传
、

抄写
、

翻译和印

刷
,

这些故事被大量地保存在汉译佛典中
。

今天
,

只要我们替这些故事脱去 宗教 的 衣



,  深圳大学学报 ∀社会科学版# (  ! 年

装
,

还其民间文学的本来面貌
,

就不难发现它们不但是研究佛教文学和印度古代社会的

珍贵材料
,

而且其中不少故事对我们今天依然有着启迪和教育的意义
。

进入近代
,

佛典中的文学故事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
。

法国学者沙碗教授潜心研究

汉语和佛经
,

曾辑 《佛经申五百故事》
,

共三大册
,

我国学者常任侠先生有 《佛经文学

故事选》 问世
。

当然
,

这些并不是佛经汉译文学故事的全貌
,

更不是整个佛经文学故事

的全貌
。

在佛经文学故事中
, “

本生故事
”

占有重要的地位
。

按照佛家的说法
,

释迩牟尼在

成佛之前
,

经过了无数次轮回转生
,

最后才得道成佛
。

相传
,

释迎牟尼前生 曾 做 过 国

王
、

婆罗门
、

商人
、

妇人
、

大象
、

猴子
、

鹿”

一等等
。

他每转生一次
,

便有一个行善立

德的故事
。

这些故事被称为
“

本生故事
” 。

现存的共有五百四十七个
,

都收在巴利文本

《小部》 中的《本生经》里
。

轮回转生
,

纯属佛家的杜撰
。

实际上
,

本生故事大多数是当

时流传在印度的民间故事
,

佛家按照一定的格式给它们进行了加工改造
,

所以每个故事

都是统一的五个部分
。

一开始总是
%

在古代
,

当梵授王在波岁奈治理国家的时侯
,

菩萨

∀佛的前身 # 转生为什么 , 接着就是故事
,

故事中有渴颂诗 , 讲完故事便是对应
,

将前

生故事中的角色与今生故事中的人物一一对应起来
,

而且往往借题发挥
,

或讽或喻
,

或

褒或贬
,

都是为了神化佛祖和宣传佛家教义
。

在汉译佛典中
,

这些本生经故事的内容互有差异
,

这可能是当时各译家所根据的本

子不同
。

例如著名的 《鳄鱼本生》
,

讲昔时的菩萨转生为一只漂亮的猴子
,

终鱼的老婆

见了想吃它的心
,

一定要丈夫设法抓到它
。

鳄鱼丈夫跑去对猴子说恒河对岸有好果子
,

等把猴子骗到了河中便说出了本意
。

猴子听了说
%

我的心挂在河边的无花果树上
,

不然

我 东 蹦 西 跳早就把心震碎了
, 鳄鱼信以为真

,

驮着猴子回到岸边
。

猴子爬上树说
%

傻

瓜鳄鱼
,

你等着吧 + 你以为我的心真的挂在树上 ∋ 那是我编你的 ,

这个故事在汉译佛典 《六度集经》
、
《佛本行集经》

、

《生经》 等佛经中都有
,

但

其内容不相同
,

篇幅也不一样
。
《佛本行集经》中的情节细就

,

文字较长
。
《生经》和

《六度集经》 中的行文简洁
。

为了便于对照研究
,

我们把 《六度集经》 中的一段抄录在

下面 %

鳖妻有病
,

思食称猴肝
。

雄行求焉
。

睹称猴下饮
,

鳖日
% “

尔尝睹乐乎∋
”

答曰
%

“

未也
” ,

日
“

吾舍有妙乐
,

乐欲观乐乎 ∋
,

曰
“

然绪
”

鳌日 % “
尔升吾背

,

将尔观

矣
。 ”

升背随焉
。

半璐
,

, 日
− “

吾妻思食尔肝
,

水中何乐之有乎 , ”

称猴心葱然曰
&

“

夫戒守善之常也
,

权济难之大矣
, ”

日
% “

尔不早云
。

吾以肝悬彼树上
。 ”

鳌信而还
&

称猴上岸日
% “

死鳌曳+ 省有腹中肝而悬树者乎 ∋
”

释迎牟尼不但口才好
,

选材的能力也很强
。

他讲的那些本生故事
,

有不少是十分感

动人的
。

例如 《佛本行集经》 第五十一卷中有一个 《鹿夫妇》的故事
,

讲从前有一头鹿

王领着一群鹿在吃草
,

鹿王不幸被猎人张设的夹子夹住
,

其它的鹿一见都跑了
,

唯独一

只母鹿没有跑
。

她对鹿王鼓励说
% “用力挣脱

,

现在猎人还没有来 ,
”

鹿王说
% “

我很

用力
,

但就是不能挣脱
,
这山林

、

甘泉
、

水草是多么美啊 , 但愿来世永远不受这羁绊之

苦
。 ”

两头鹿流出了悲伤的眼泪
。

.

这时
,

猎人拿着棍棒来了
。

鹿王对母鹿说
% “

猎人来

了
,

他穿着鹿皮做的衣裳
。

今夭他准要剥下我的皮
,

将我砍碎剁烂
。 ”

母鹿迎着猎人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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∋
盛子&
(

#
七‘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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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去
,

说
∋ “

善良的猎人
,

你先杀我吧文
”

猎人问母鹿
∋ “

你跟这鹿王是什么关系 )
”

母鹿说
∋ “

他是我丈夫
,

我们相亲相爱
,

不忍分离
。

你要杀先杀我
,

然后再杀他
。 ”

猎

人大为感动
∋
这真是一位少有的贞女仁妇 ∗ 于是放了鹿王

,

祝愿鹿夫妇天长地久永不分

离
。

最后
,

释迎牟尼对优陀夷说
∋ “

你应该知道
,

那鹿王就是我
,

母鹿就是 耶 输 陀 罗

一
我当悉达太子时的夫人

。 ”

显然
,

这本是一个歌颂夫妻患难与共
、

生死相依的民间故事
,

释迎牟尼把它拿来为

我所用
,

对弟子们动之以情
,

晓之以理
。

其效果是可想而知的
。

《本生经》在我国没有完整的汉译本
,

但它的故事散见于各种佛典的很多
。

如 《生

经》
、

《菩萨本行经》
、

《佛本行集经》
、
《菩萨本缘经》

、

《菩萨本生里论》
、

《六

度集经》 等十几部佛典中都有记载
。

每部收录的故事数 目大小不等
,

有的几个
,

有的几十

个
,

最多的有一百二十一个
。

在我 国古代的壁画中
,

有许多 以本生故事为题材的作品
。

单以敦煌壁画为例
,

就有 《尸笼王本生》
、

《萨唾那太子本生》
、

《鹿王本生》
、
《须

达那太子本生》 等等许多作品
。

这说明本生故事在我国古代的影响是很大的
。

在佛经文学故事中
,

寓言很受中外学者的重视
。

我国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慧眼识

宝
, 深知它们的文学价值

。

他早年曾出资刊印 《百喻经》
,

并在 《痴 华 变题 记》 中写

道
∋

’

“

尝闻天竺寓言之富
,

如大林深泉
,

他国艺文
,

往往蒙其影响
。

即翻为华言之佛经

中
,

亦随在可见
。 ”

《百喻经》原名 《痴华里》
,

汉译全名叫 《百句譬喻经》
,

由古印

度僧伽斯那撰
,

南朝齐求那毗地译
。

全书四卷
,

全以寓言譬喻来阐述佛家诸如
“

因果报

应
” 、 “

布施持戒
”

等等教义
。

全书共有一百 +实为九十八 , 个寓言
。

其中不少含意深

刻
,

隽永可爱
。

例如
,

有一则 《入海取沉水喻》
,

讲一个长者的儿子
,

入海取沉香木
,

数年才得一

车
。

运到市上去卖
,

因为价格昂贵
,

一直没有人来买
,

使他大为苦恼
。

他见别人卖木炭

十分畅销
,

便把沉香木全部烧成了炭
。

结果
,

几年的心血只卖得 了半车木炭的钱
。

这个

寓言讽刺了一个目光短浅的愚人
,

劝瑜人们力戒焦躁
,

切不可因一时的困顿而去干致使

自己全功尽弃的傻事
。 ,

除了 ++ 百喻经》
,

汉译佛典中还有 《法句譬喻经》
、

《杂曹喻经》
、

《旧杂誉喻经分

等五六种以替喻为名的佛经
,

其中都收有不少优秀的寓言故事
。

另外有一些 佛 经 虽 然

不以譬喻为名
,

但其中也有许多很精彩的寓言
,

例如
,

《杂宝藏经》 中的 《共命鸟》 孙

讲古时候雪山中有一种
“
共命鸟

” ,

一个身子两个头
。

为了使身体强壮结实
,

一个头常

常吃甘美的果子
。

另一个头便生了嫉妒之心
∋ 它经常吃好果子

,

我却吃不到 ∗ 于是
,

它

就故意吃有毒的果子
,

结果两个头都死了
。

这个寓言告诫人们
∋ 切不可为了一己私利

,

去干那危及根本的鑫事
。

‘

说到佛教文学
,

《维摩诸经》是不能不提的
。

这部佛经的全名是 《维摩谙所说经》
。

《中国翻译文学简史》 是这样评介它的
∋ “

《维摩诸经》本是一部小说
,

而且戏剧 成 份

极强
,
一经译出

,

文学界与美术界都大为展荡
,

以后中国文人
、

诗人就常用此书中之典

故
。

寺庙的壁画也往往用此书的故事作题材
。

后来此书还被演为唱文
。 ,

、
−

这部佛典为什么会在中国有这么大的影响
,
这还得从

一

它的内客谈起
。

维摩洁是毗耶

离 +吠舍离, 城的大乘居士
,

深通大乘佛理
,

法力极大
,
家中广有财富./ 他称病在家
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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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迩牟尼让大弟子及弥勒佛等前去探望
,

他们都不敢去
。

文殊师利是佛门弟子中的智慧

第一人
,

佛祖就派他去
。

两人开始论说佛法
,

维摩请理义深奥
,

妙语连篇
,

文殊师利等

对他愈发尊崇
。

在印度
,

佛教初起之时
,

教徒仅仅限于出家僧人
。

后来佛教传播越来越

广
,

慢慢地在教徒中 出现了在家居士
。

但在那时
,

出家僧 人和在家居士之间是有高低贵

贱之分的
。

维摩洁是最早期的在家居士中的代表人物
。

他竭力想打破这种区别
,

宣扬要

修成佛果
,

不一定非要过苦修生活不可
,

关键是自己的主观修养
, “

示有资生而恒观无

常
,

实无所贪 , 示有妻妾探女、而常离五欲淤泥
。 ”

在佛教风行的封建时代
,

中国的文

人学士
、

达官贵人
,

既想成就佛果
,

但是又不肯出家苦修
。
《维摩谙经》 鼓 吹 的 这 一

套
,

正中他们的下怀
。

于是
,

这部佛典备受推崇
,

成了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
。

当然
,

除

了上述的因素
,

文采斐然
、

故事性强也是它大受欢迎的重要原因
。

这部佛经在我国有过许多不同译本
。

现存的就有后秦鸿摩罗什译的 《维 摩 洁 所 说
、

经》
,

或称 《维摩洁经》
,

兰卷 ,
、

三国昊支谦译的 公维摩洁说不思议法门经》
,

二卷
− 唐

玄奖译的 《说无垢称经》
,

六卷
。

其申以鸿摩罗什的译本最为通行
。

《佛所行赞》 是一部优美的长诗
,

为著名佛教诗人乌鸣所著
, 北凉昙无谈译

,

共五

卷二十八品
。

这部长诗歌颐佛祖释趣牟尼的一生
,

极富文学色彩
,

在古代印度 广 为 流

传
,

影响极大
。

唐义净法师在《南海寄归传》 卷四中这样写道
% “

五夭 ∀竺# 南海
,

无

不讽诵
。 ”

它不仅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
, 也是印度文学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

。

义净对

这部长诗的评价是
% “

意明字少而摄义能多
,

复令读者心悦忘徽 又复婆持圣教能生福

利
” ,

极力称颂马鸣将深奥的佛理与诗歌的文学体裁完美地结合起来
。

《佛所行赞》 的

汉译用无韵的五 言诗体
,

既较好地表达了作品的原 意
,

又注意到了汉诗的特点
。

例如
,

第五品中有一节描写太子出游见到人间的苦难
,

译诗是这样的
%

又 兔彼农夫
,

&

场苦形枯悴
,

篷发而流汗
,

尘土舍其旁 ,

耕牛亦疲蔺
,

吐舌而 && 喘 ,

太子性慈悲
,

极生怜悯心
。

廖赓数句
,

一幅惨苦国顿的画面便勾勒出来了
。

这部长诗译成汉语之后
,

曾对我国的诗

歌创作尤其是长篇叙事诗的创作产生过影响
。
《佛所行赞》除了套无谈的译本外

,

尚有

南朝宋宝云的 《佛本行赞传》 七卷茵异译本
。

&

马鸣的著作除了 衣佛所行赞象之入 《大庄严论经》和 《健稚梵赞》 也很富文学色

彩
。

《大庄严论经》 由鸿寮岁杆译出
,

全 书十四卷
,

内有八十九个文学故事
。

《健稚梵

赞》 是颂诗
,
共二十九节

,

禽国有宋代的汉字音译本
。

《佛本行集经》
,

六十卷
,

由隋筒那崛多等译
。

这部佛经通过大垦的神话和传说故

事来描写佛祖释迎取尼及其弟子的功迹
,

具育较高的文学价值
。

’

《八大灵塔梵赞》
,

戒日王 ∀喜嗜# 所著诗篇
,

在佛教文学中有一定的地位
。

戒日

王是古印度七世纪的一位颇有文才的帝王仁著有 《龙喜记》
、

《琪络传》
、

《妙容传》三

个剧本
。

《八大灵塔梵赞》的凉文巳伙
,

我国有宋代法贤鲍汉语音译本 和 意 译 本
,
现

乞 这部诗歌已经根据汉语泽禾还原成梵语
。

《法句经》
,

又译 《法旬集经娇
一、

《法句集》
、

必法句录》
、

《昙钵经》
、

《昙钵倡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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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
,

古印度法救撰
,

三国昊维抵难等译
,

二卷
,

三十九品
,

七百五十二渴
。

通篇诗体
,

是 《小部》 中一部极富文学性的作品
。

其中不少诗句写得隽永可爱
、

富于哲理
。

例如
%

所行非常
,

谓兴衰法
。

夫生物死
,

此 灭为 乐
。

譬如 陶字
,

涎垃作器
。

一切要坏
,

人命亦然
。

士。河流驶
,

往 而不返 ,

人命和是
,

逝者不还
。

《捺女抵域 ∀省婆 # 经》
,

讲一个妓女的儿子省婆如何成为医术高超的神医
,

如何

替国王看病和用智慧战胜国王使 自己逃脱魔掌
。

这部佛经除了头尾之外
,

并没有宣扬佛

教的那一套说教
,

可以称得上是一篇古代的小说
。

它揭露国王荒淫无耻
、

杀人如麻
,

同

情
、

歌颂了出身低贱的神医省婆
。

这原先大概是一则民间传说
,

后来被佛教 徒稍 加 改

动
,

收入了 《大品 》 之中
。

汉译除了 《省婆经》 之外
,

《四分律》 卷四十九至五十中也

有这个故事
。

《那先比丘经》
,

二卷
,

约译于东晋年间
,

译者不详
,

其内容相当于南 传 巴 利 文

《弥邻陀王 问经》
,

是一部公认的优秀文学作品
。

那先 , 意译
“

龙军
” ,

相传是北印度

一个婆罗门的儿子
,

七岁学习 《吠陀》
,

十五六岁投舅父为沙弥
,

二十岁受具足戒
,

后

修证
“

阿罗汉
”

果
。

他在古印度西北舍竭国见到国王弥邻陀
,

国王向那先请教佛理
。

那

先以车和轴
、

毅
、

辐的关系为譬喻
,

深入浅出地 阐述缘起
、

无我
、

业报
、

轮回等佛教基

本教义
。

国王弥邻陀最终受教化皎依佛门
。

这部经典语言生 动
,

比喻形 象
,

是佛教文学

中一部很富特色的作品
。

.

1面说到
,

由于宗教的排他性的作怪
,

佛教对那些属于印度教系统的文学作品
, 采

取 讳莫如深的态度
。

但是
,

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不是绝对的
。

在汗牛充栋的 汉 译 佛 典

冲
,

我们还是能找到少量属于印度教范畴的文学作品
。

例如
%

四部 《吠陀》 历来被印度教奉为圣典
,

佛教徒 自然避之若挽
。

然而在汉译的 《金七

十论》 ∀ 《僧祛经》 # 中就有 《梨俱吠陀》 里的一节诗
。

大史诗 《罗摩衍那》
,

也一向被印度教视为圣典
,

所以佛教徒一直没有把它翻译成

汉语
。

但是
,

我们却可以从 佛典中找到它的故事的简单梗概
。

元魏西域三藏吉迎夜共昙

限译的 《杂宝藏经》 卷一中有一则 《十奢王缘》 的故事
,

讲十奢王 ∀即十车王 # 之太子

罗摩失国流放
,

期满后回国
,

兄弟婆罗陀 ∀多 # 还政于罗摩
。

于是出现了政通人和
、

五
一

谷丰熟的喜庆景象
。

三国吴康僧会译的 《六度集经》 卷五中的 《国王本生》
,

讲的是国

王如何失妻
,

如何在猴王相助之下 又重新得妻
。

这个故事虽然经过了佛教徒 的 改 散冬
一2

,
一

∃ 3 、

一
尹 ‘ 一

”
·

一
甲
一一

’ 4 4 , 4

一
’ 4

一
一

”
一

二
4

一
一

,
口&

‘

面
,

但还是不难看出它是 《罗摩衍那》 故事的一部分
。

它与 《杂宝藏经》 中的 《十奢王

缘》合在一起
,

便是 《罗摩 衍那》 整个故事的梗概
。

现在
,

这两个佛经故事成了研究大

史诗 《罗摩衍那》 的珍贵古代资料
,

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
。

从上述例子中可 以知道
%

佛经中存在属于印度教范畴的文学成份
,

但这种成份数量

极少
,

而且经过了佛教徒的加工与改造
。

当然
,

我们在这里说的只是指北传大乘佛教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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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于南传小乘佛教的情况则大为不同
。

我们在此无须赘述
。

佛教文学的内容极为丰富
,

文学成份富集的佛典很多
,

除了上面简单提及的
,

还有

不少佛经
,

诸如 《金刚经》
、

《法华经》
、

《楞严经》 等等
,

都是受到历代文人喜爱
、

纯

粹为着文学的目的而研读的经卷
。

∀待续#

原注
%

见闻一多 《天问释天》
,

《清华学报》
,

第九卷
,

第四期
&

一九三六年一月
。

季羡林 《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》
,

第一二一页
。

元刊沈括 《梦溪笔谈》
,

卷三
,

第二页
。

岁
,

有些本子作
“

些
” &

萨 ,缚诃 ∀6 7 8 9动
,

汉译又作
“

苏婆诃
” 、 “

要婆诃
” 、 “

率缚诃
’: 、 “

沙诃
” 、 “

莎诃
” 、 “

萨婆诃
”

等 等
&

印度敬神
、

诅
咒时用于句末的术语

,

有成功
、

吉祥
、

消失
、

祝福
、

圆寂
、

惊觉等义
&

沈括认为 《招魂》中 的梦
∀些# 即是萨嚼诃的急读合音

。

朱熹 《楚辞集注》
、

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等皆依沈说
&

宋叶梦

得 《岩下放言》对此说持异义
。

计法不一
,

此说依 《宗教词典》第四六四页
“

安世高
”

条
。

见宋慧皎 《高僧传》
,

卷一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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